
 

资本与生态的对立：福斯特生态批判的逻辑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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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军医大学政治理论与人文社科系，重庆   400038）

摘    要： 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福斯特的生态批判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结合非常紧密。他通过对资

本与生态对立的揭示，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自然资本化、技术改良、生态伦理重构、政策革新等环境改良措施

都将以失败告终。福斯特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生态批判，不仅明确了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且重申了只有

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福斯特的生态批判思想对研究我国生态问题具有极强的现

实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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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posi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Ecology: the Logical Thread
of Foster's Ecologic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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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eader  of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Foster's  ecological  critical  thought  is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reality  of  capitalism.  By  reveal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ecology,  he  expound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natural capitalization,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ecological ethics reconstruction and policy innovation would end
in failu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ased on the Foster's ecological critique of werstern mainstream economi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clarified.  In addition,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only  by  reforming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There  is  a  great  realistic  reference  of  Foster's  ecological
critical thought for studying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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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认为，生态与资本的矛盾不止体现为一

次次的具体事例，作为两个独立的领域，其对立冲

突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中[1]。在

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逻辑及其“踏轮磨坊

式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发

展的不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具有不可逆性。

1    资本扩张逻辑与生态的对立

不同于西方传统文化中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

咎于人类支配自然的观念，福斯特明确指出，导致

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在

他看来，永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无限的资本扩张，

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是造成资本主义与环

境之间敌对关系的根源所在。

作为以不断实现积累和扩张为目的的价值体

系，追求财富是资本主义首要和唯一目的。在这一

目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必将破除一切险阻，超越所

有客观限制，即使会造成自然的退化和社会的破

坏，资本也不会放弃使其进一步膨胀的机会，这种

无节制的扩张必然引起自然和人类关系的紧张。

“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

短浅的行为……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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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1] 另一方面，资本主

义作为一种积累的制度，为了延缓经济危机的出

现，只能不断地扩大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属于

交换价值，不断地进行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生产只

是为了满足人们虚假的消费。马克思一语道破了

不安分的、永无静止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积累

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2] 可见，无限

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必然与有限的生态环境之间产

生对立和冲突，且这种冲突具有不可调和性。正如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要么积累，要么死亡。”

资本投资的短期行为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也

存在着矛盾冲突。福斯特指出，资本的拥有者希望

在最短的时间里回收投资成本以及获得利润，这与

需要长远总体规划而且涉及到几代人的生态环境

发展相悖。商人在决策过程中只考虑眼前利益的

短视行为，已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致命因素[1]。显

然，资本逻辑主导下对地球自然资源的短期征用，

同生态逻辑下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之间具有不可

调和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

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

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3]。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对

立冲突，福斯特详细讲述了国际社会为了改善全球

气候情况拟制定相关协议的失败过程。《京都议定

书》是国际社会为了控制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的排放于 1997 年制定的，它首次从法律上限定了

发达工业化国家从 2008～2012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总量，但是面对具体的问题各国始终不能达成一

致。最终，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于 2001 年退

出，该协议彻底宣告失败。福斯特指出，《京都议定

书》的失败再次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之间的

对立，资本与生态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只会给环境

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2    “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与生态的冲突

福斯特详细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特点，称其

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他指出，这种生产模式

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他认为，资本的

生产模式表现为金字塔式的结构，由处于顶端的少

数投资者和处于底层的广大工薪阶层组成，就好像

一个松鼠笼子，在这巨大的铁笼中，每个人为了保

证自己所占有的位置，只能在资本主义的运转体系

中“跑得越来越快”[1]。福斯特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

运行逻辑的分析指出其运行逻辑由 6 个紧密联系

的部分组成，可以概述为 3 个主要方面：第一，在追

求财富的目标驱动下，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他们不得不将

一部分财富应用于技术的革新；第二，伴随着激烈

的市场竞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竞争优势的经营者

成为了社会底层的工薪阶层，而财富出现日益集中

的趋势；第三，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

巩固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宣扬维护其阶级利益的价

值取向。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严重依

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通过耗费大量自

然资源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意味着，资本主

义体系在消耗能源的同时也产生大量废弃物污染

着环境，与环境真正对立的并不是作为个体的内在

的欲望，而是个体所从属的社会生产方式[1]。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导致的生态

灾难，已经对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造成毁灭性的

冲击。人类社会由贪婪积累的制度所控制，自然资

源被消耗的速度远远高于其恢复的速度，环境问题

已经越过生态极限向失控的方向转变。如随着栖

息地的丧失越来越多的生物面临灭绝的威胁；二氧

化碳在大气中的积累导致不可控的全球性变暖；海

洋温度的上升使地表水的 pH 值更具酸性从而侵蚀

了建筑物；过度捕捞和有机污染加速了水生生态系

统的崩溃[4]。总之，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破坏已经

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而资本积累的逻辑并没有

在全球性生态问题面前停止扩张的脚步，资本作为

一种以实现利润和获取权力为目标的现实性逻辑，

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地缺少对自然关注的向度，

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永远处于一种张力之中[5]。所

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大规模、快速地变革，彻

底根除资本逻辑的影响已成为生态发展的共识。

3    “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不可逆性”

3.1    “给地球估算成本”“自然资本化”的悖论

西方环境经济学者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市

场作用失灵的表现，只有把自然纳入市场体系之中

并赋予其适当的价值进行交易，就可以保护环境不

被破坏。福斯特认为，这种做法的思想逻辑就是把

整个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他认为，自然环境具有

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受到伦理、信仰等道德方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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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所以自然根本不可能被分割成碎片纳入

市场体系。在福斯特看来，“给地球估算成本”的错

误就在于资本主义自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进行分

解、拼接和标价。将市场经济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应用到自然中的做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

经济的运行逻辑倾向于对整体进行分解，以便于给

每一个部分进行价值评估，而生态环境显然是一个

有机、系统、辩证的整体，并不是可以简单拆分的

笛卡尔式机器[1]。

福斯特通过劳德代尔悖论 (Lauderdale Paradox)①

进一步说明了自然资本化的危害。他指出，当人们

把自然推向资本的时候，就开启了私人控制和剥削

自然的形式，自然被贬低成随意支配的东西。“只

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

力量……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务于人的需

要。”[6] 通过劳德代尔悖论，福斯特揭示了环境退

化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系

统的耗散体系，要恢复社会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

只有将资本逻辑转变成生态逻辑，人类与自然的统

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征，所以从这个层面看，资

本主义下的生态破坏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主

义倾向”[7]。

在福斯特看来，自然资本化不利于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变换使用

市场交易手段，竭尽全力诱使土地（代指自然界）和

劳动力资本化、纳入交易体系，受这一内在逻辑刺

激，资本主义越来越深陷到与自然对立、对环境战

争的泥淖”[8]。只有实现自然资源的社会化，才能真

正确保资源的民众占有。他指出，虽然自然资本化

的支持者倾向于将“社会化”同极权主义和国家主

义等同起来，但却忽视了国家在推进民主化进程中

的重要作用。自然资本化只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在

丧失保护自然能力的同时，还丧失反对少数人控制

社会资源的意志，自然社会化不仅把资源置于公众

的民主控制之下，而且还指向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

会主义制度[9]。总之，自然资本化注定是一场“乌托

邦神话”。

3.2    “技术的魔杖”失灵

福斯特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进

步被视为应对环境问题的王牌。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能耗、选择替代性技术都被看作是解决环境问题

的最佳技术手段，“技术的魔杖”受到更多的青睐，

那么技术革新等手段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缓解

生态危机？福斯特通过杰文斯悖论（ the  Jevons
Paradox）②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程中，科技的

进步始终伴随着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以及环境问题

的持续恶化[1]。杰文斯悖论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的自

我约束或者其他自由主义方式加以规避，科技发展

和进步所创造的生态红利也完全被资本的扩张逻

辑所吞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革新并不能阻止

环境的破坏，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可持续性

的，妄图通过“技术银弹”去解决诸多环境问题注定

是一种空想。

福斯特还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受制于

市场的需要，这意味着，只有那些能给资本家创造

财富的技术才会被开发，而那些真正推进人类发展

和对生态环境有益的技术并不被关注。对此，福斯

特批评道，只要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框架仍然是以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技术的进步只会加速推

进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从而导致生态系统更为严峻

的破坏[1]。

福斯特在强调资本主义的技术改良无力解决

环境问题的同时，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

度。他指出，将技术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主要方

法，这只是将生态矛盾的焦点移向了诸如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能耗等外部的技术手段，而忽视了生态

问题背后最根本的制度因素。所以，在以浪费和剥

削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形态下，任何技术方面的进步

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是无效的，科技的创新只不

过是将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升级了，技术的

进步并不能化解人类的现代化难题，社会制度才是

根本[1]。福斯特指出，杰文斯悖论宣告了资产阶级

试图运用资金和技术解决生态问题的失败，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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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摧毁社会财富，如煤、石油、空气和环境等，使原本丰

富的社会财富变得稀缺，以达到增长私人财富的目的。

② 杰文斯是英国经济学家，他在代表作《煤炭问题》(1865 年) 一书中指出，随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不仅不会降低对这种能源的需求量，反而

会促使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对这一能源需要量的增加，这一自相矛盾的结果被称为杰文斯悖论。



们或者认同杰文斯的论断，或者走向一条杰文斯本

人都从未探讨过的道路——改变社会生产关系[10]，

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

3.3    生态伦理重构的局限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一些人把目光转向了

生态道德的重构，旨在进行一场将生态理念与文化

相融合的道德革命，并认为个体生态道德的重建是

社会生态道德的关键。按照这一观点，只要社会中

的个人改变以往的消费及商业领域的行为，树立尊

重自然的生态道德观和生态消费观，就能够化解生

态难题。在福斯特看来，生态道德观的要求体现的

是“绿色思维”的本质，虽然它对于环境问题有一定

缓解作用，但是这种生态道德观过多强调个体的因

素，忽视了社会运行的核心体制—“踏轮磨房的生

产方式”。

福斯特指出，在环境问题严重的今天，转变以

“分割和征服”为首要原则的掠夺性思维模式，构建

新的生态道德观迫在眉睫。自然作为人类的“外部

躯体”，人类作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与自然

的关系不可分割。但是，随着掠夺人类和自然资源

为主要特征的“生物圈文化”的长期发展，尤其是生

态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生态掠夺的影响力，

使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更为疏离。人类对地球

的居所感和归属感逐渐消失，“环境”被简单定义为

“人类周边的地区”，“居民”被更有现代性的人口取

代，农场和森林与工厂等同，人与机器没有区

别……针对这种情况，福斯特提出人类必须重新学

习如何在地球上生活，他赞同环保专家奥尔多·利奥

波德提出的关于建立土地伦理的方案，人类不断掠

夺土地的根源在于一直将其看作可以交换的商品，

只有将土地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资源，才会怀着敬

爱使用它[1]。

福斯特认为，生态伦理的重构确实对环境建设

有积极作用，但道德革命的关键应是从根本上转变

由资本逻辑所导致的“更高的不道德”—以利润为

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指出，应该提倡社

会中的个体建立更为环保的消费生活方式，但反复

重申个体的责任和作用，只会忽视根源的体制问

题，忽视由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更高的不道德。

并且“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根植于生产而不是消

费，限制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生态

伦理的重构对于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作用有限，

只有真正认识到导致生态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不是

人类自身，而是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人类才能

为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而推动的道德革命探寻到充

分的共同基础[1]。归根结底，只有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进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环境

革命。

3.4    政策革新的失败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政策革新”也被寄予厚

望，资产阶级希望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实现经济发

展和环境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如 1992 年里约地球

峰会通过的一系列致力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重

要文件，1997 年关注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以

及 2002 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所倡导的一

系列关于推进地球环境改革的文件等等。这一系

列的国际协议都体现着人类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政治意愿，福斯特称其为将环境福利国家推向全世

界的“全球凯恩斯”战略。很多环保主义者甚至乐

观地认为全球性的环境改革已经成为各国政治议

程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各国

政府拒绝采取有效的行动，彻底宣告了通过政策革

新路径解决生态问题的失败。

福斯特指出，政策的革新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生态问题，但仍没有突破资本积累的逻辑。

他更是否定了一些环保组织试图使世界银行、世界

贸易组织等国际性机构更加“绿色”的做法。他指

出“使世界贸易组织等金融机构更加环保是荒谬

的，因为这些机构被资本控制，它们仅仅是资本积

累的工具”[9]。在他看来，这些金融机构的目的就是

进一步拓展全球的资本积累。并且，福斯特进一步

指出，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的环境政策改革，仍然

受资本主义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可持

续发展的逻辑和全球市场的逻辑之间的张力，财富

积累和权力集中之间的关系侵蚀了这种过渡的政

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贪欲之神的诱惑和万能的美

元’将会获胜”[11]。只要政治变革可能威胁到资本的

积累，统治利益集团就会早早地将其扼杀。这也愈

加说明这种社会形态，无论是在自然可持续发展方

面，还是经济建设、制度变革以及道德构建等方面

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所以必须对其进行彻底改变[1]。

综上所述，资本与生态就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

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利润逻辑，从根本上决

定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对抗与矛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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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生态危机具有不可逆性。所以，任何环境改

革措施都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破坏，自然资

本化、技术改良、生态伦理重构、政策革新等方案

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福斯特通过对西方主流

经济学家环境改良措施的批判，不仅明确了现代化

难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而且重申了沿着社会

主义方向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克服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疏离和对立，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

4    启示与借鉴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质的剖析，对

研究我国生态问题具有极强的现实参照意义，具体

体现在以下 2 方面。

第一，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势，

同时规避相应的生态风险。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

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指出，资本与

生态是对立的 2 领域，资本的扩张逻辑及其“踏轮

磨坊式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

境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

级自产生以来所创造的生产力，是以往任何时代都

不能相比的，但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及

其现代化，其所奉行的“扩大生产—刺激消费—大

量废弃”的循环方式，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也造成

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资本在自我增殖和逐利性的

驱使下，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尽可能多地掠

夺和占有资源，可以无视自然的权益，挑战所有道

德底线，导致整个社会在物质与精神、进步与破坏

等方面的对抗中走向崩溃[12]，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无可避免的自我解体

性。所以，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

度，是解决生态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处

共融的唯一途径。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达国

家相比，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相应的法规和管理

体制不完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审视并改革自

身不合理体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吸收包括资本主义

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市场经济以其激励竞

争的机制和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促进了我国经济

的飞速发展，相应的，也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的一些问题，如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以及消费主义

等。所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

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提出不切实际的理论主

张，也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大行其道。这意味着，我

们既要善用资本的优势发展经济，又要规约资本的

逻辑。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要关注马克思和

格斯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形态“现

代性”的生态批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马克思

和格斯又是如何在批判的前提下、在实践哲学的指

导下，重新建构生态的“现代性”以及生态性的自

然、人、人与自然的关系[12]。把生态理念切实“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

面和全过程，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3]。

第二，正确对待科学技术的发展，树立生态科

技发展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非常关注科技

进步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

推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方法的革新，从而有效减少工

业废料的产生，降低对环境的污染。随着近代西方

现代化挥舞着科学的利剑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掠

夺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引发了一系

列严重的生态恶果，环保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

科学技术的发展，主流环境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

“技术的魔杖”化解生态危机。以福斯特为代表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把科学技术视为解决

生态危机的王牌，也反对把所有生态问题的产生都

归咎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仍然是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技术进步

和技术革新并不能化解生态问题，只会强化生态危

机。正如美国学者康芒纳指出的，科技进步和发展

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取利润，所以，技术发展并没有

更好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反而不断污染、腐蚀、破

坏着空气、土壤和森林[14]。对此福斯特总结道，“技

术的魔杖”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的失败，并不意味

着技术本身出现问题，而是其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

下的非理性运用，最终，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资本

主义制度本身。技术在人类社会中起到何种作用，

取决于技术运用所承载的社会制度。福斯特关于

科学技术的论述为我国树立生态科技发展观提供

了有益借鉴。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科技革命正悄然地

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科学技术已成为衡量各国综合

实力的重要指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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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教兴国”发

展战略，无疑都是中国基于科技重要地位所提出的

战略决策。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凸显，开发绿色

技术、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科技发

展重点。如德国对于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投入

占其总收入的 3.1%，约为制造业的（1.8%）的 1.7
倍，整个工业（1.3%）的 2.4 倍[15]；美国大力发展新能

源技术和产业；欧盟加大对清洁能源的研发和输

出。绿色经济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绿色

技术也成为各国科技竞争的新领域。对中国来说，

绿色科技的发展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

大的技术支撑，也是应对全球性绿色竞争发展的

需要。

绿色科技发展和创新已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

重心，《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

要》[16] 中明确指出“坚持理论创新与技术支撑相结

合、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体制

创新相结合”的发展原则，大力推进绿色科技的发

展。“强化关键技术创新研发，支撑环保高效治

理”，重点在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和地

下水环境保护、生态系统监测、固体废物处理、核

与辐射安全技术、噪声污染治理等方面。推进“支

撑环境管理改革，创新环境管理方法”，开展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学观测研究站、数据

共享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国家环保科技的创新

能力。拓宽环保科技的资金投入渠道，通过国际间

的对话与合作，运用“技术引进、革新和集成创新”

等方式，促进生态科技的快速发展。同时，要大力

推进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环保产业，提升将科技成

果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能力，使科技真正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形成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协同创新

的机制。

此外，我国还要构建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估体

系，在强调技术创新的同时，全面评估新技术对环

境可能产生的现实的、潜在的影响，加强对引进技

术的环保检测、测评和鉴定，避免引进污染性技

术。总之，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仍然要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

展；同时，还要注重对技术的使用和监督，真正发挥

科技的进步作用，使其成为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的

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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